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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堤升街是株洲有名的老街，如今已被株洲
火车站周边的那些商业大楼所淹没。原来的堤
升街南接结谷街（今巨丰针织内衣广场），北止民
族饭店旁。今天只能见到堤升街南段（华丽服装批
发大市场前）的一小片。

堤升街的名称来自河堤。最初这里没有街，只
有堤。堤升街这一片原来都是田地，因为这一带地势
较低，遇到雨季，湘江水位抬高，这一片极易发生内
涝，导致粮食歉收。后来，乡绅凌澍臣在这里修了一道
南北走向的防水堤。

1911 年 1 月，粤汉铁路长沙至株洲段建成，株洲第二
个火车站——粤汉铁路株洲北站的位置就在堤升街北
头，今株洲火车站行包房处。粤汉铁路株洲北站建成后，当
地居民乘火车出行，或乘火车来这里，都要行走在这条防水
堤上。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防水堤称为“堤间上”。随着建
宁街、结谷街的不断兴建与完善，这条防水堤也经过加高，形
成了正式的街道，取名为堤升街（意指堤升高了）。从此，由火
车站到解放街，有了一条完整的路。

株洲的铁路是中国南方最早的铁路之一，对株洲商业的
发展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前，株洲的生猪生意和
大米生意十分红火，大批外地的生猪贩子、大米贩子乘火车蜂
拥而至。因此，堤升街有两大特点，一是旅馆多，二是米店多。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堤升街、结谷街进行了拓宽和路面
修整，街道两边的店铺越来越多，基本上都是一、两层的木板
房。尽管堤升高了，路也修高了，但堤升街两边的地势还是
较低，遇到下大雨河里涨水，街两边的房子大多会随之被
淹没。我原来有位同事就住如今华丽服装批发大市场北
边的位置，每到涨水季，他准要请假回去“搬家”，其实就
是将一楼的物品搬上二楼，以免泡在水里。

我和一些小学同学凭着回忆，整理出了上世纪六
十年代堤升街上的一些临街店铺和单位。有回民饮
食店（后改名为民族饭店，店里的甜酒很出名）、火车
站米粉店、群力旅社、寄卖店、东升服装店、民政局
福利工厂（包括缝纫店、竹器店、盲人按摩所等）、
北方食堂、理发店、堤升街百货商店、中医院门诊
部、堤升街派出所等。1951 年建于堤升街北端的
火车站旁边的公共厕所，现在想来，可能算得上
是株洲市第一间公共厕所。

堤升街南端原来还有过一道防水大堤，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修筑的。该防水堤为南北
走向，其主要作用是在建宁港涨水时，挡住从
李家坪漫过来的大水。堤下留了一个大约三尺
宽的涵洞供行人通过，独轮车、板车也能勉强
通行，但汽车是过不来的。考虑到汽车通行的
不便之处，又不能通过拓宽涵洞来过车，最终
方案是将堤的左右两侧修挖出上下坡道，小汽
车便可以从坡道慢慢“爬”过挡水堤了。

堤升街给老株洲人留下较深印象的还有
洗脸摊。那时的火车都是慢车，在火车上待几天
是常事，因此人们下火车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洗个干净脸。这种需求催生了堤升街北端的街边
洗脸摊。洗脸摊非常简陋，在街边摆一条高脚长木
凳，凳上放两个搪瓷脸盆，脸盆边搭一条早已不见原色
的毛巾。不用招牌，不用吆喝，火车一到站，旅客一下车，生
意就来了。摊主往脸盆里倒入约三分之一的水，刚下火车，一身疲
惫还灰头土脸的旅客，就急不可耐地将脸埋进脸盆浸泡起来，似乎不浸泡一下，几
天没洗的脸就难以洗干净。接下来是洗脸洗脖子洗手，一番清洗下来，脸盆里的清水已变成
黑色。交给摊主两分钱，旅客满意地离去，下一位旅客接着来。若是需要使用肥皂，则要多一
两分钱。为了节约开支，大多人只用清水洗脸即可，用肥皂算得上是“奢侈”的行为了。

相对于解放街来说，堤升街算是新街，但除了商业氛围稍逊一筹外，其热闹程度并不
输解放街。因其紧邻火车站，人流量非常大，外来人口也最多。儿时和小伙伴捡香烟包装
盒，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堤升街，因为许多外地人或出差或做生意，大多要经过堤升街，他
们能带来不少外地产的、稀缺的香烟盒。这种烟盒与其他小伙伴交换时，是绝对的抢手货。

小时候，有许多同学都住在堤升街，因此我常去那里玩耍。那里的木板房紧连木板房，
大家在破旧的木板地面上追跑时，常常伴随着“吱呀吱呀”的声响，仿佛是在伴奏一般。从
这家的前门进后门出，再从那家的后门进前门出，感觉像是在穿越“迷宫”，这正是孩子们

“捉迷藏”“打游击战”的理想之地。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大群孩子玩得兴起，大家闹作一团
时，不慎将一位同学家的木板楼梯踩断了两块木板，同学的娭毑看到后，举着家里的大扫
帚追了我们整整两条街，想来她应该是真正生气了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株洲街头要饭的人有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火车站前坪和堤升街
上，可能是因为这里人流较大，乞讨起来容易到手。6 岁那年的一天，我拿着自己积攒了很
久的零花钱，跑到株洲饭店买了一个大肉包，刚开始没舍得吃，但肉包的香味一直诱惑着
我，让我不停咽口水。走到堤升街口，实在忍不住了，拿出肉包轻轻咬了一小口，这时旁边
突然伸出一只小脏手，抢走了我的肉包子。我追又追不上，喊又没有用，气得在路边哭了好
久，才泪眼婆娑地走回家。

如今，堤升街北段早已消失在了鳞次栉比的高楼中，堤升街的南段则因为芦淞服饰商圈
的发展，成为商业的黄金地段，尤其是到了晚上，这里的服装夜市成为株洲的一个标志。夜晚
的霓虹灯下，成百上千个服饰摊位前，庞大的人流簇拥着前行，化作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日前，湖南千金卫生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邱永龙获评“2020 年株
洲市优秀企业家”。从银行到企业，从
干事到创业，追梦路上，他遇到过哪
些难题，创业途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波
折？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987年，邱永龙大学毕业有了“铁
饭碗”，并在 30 岁那年被委任为某银
行支行的党支部书记、行长。32 岁，邱
永龙辞职来到深圳闯荡，并很快站稳
脚跟，幸福人生仿佛一眼望得到头。

一次回老家，邱永龙遇到千金药
业董事长江端预。闲聊中，江端预提出
的“跳出妇科做女性健康”“跳出药业做
中药衍生领域”等理念与邱永龙十分合
拍，随后对方抛过来的加入千金共同发
展的橄榄枝，更是让邱永龙心动。

经过认真思考，2011 年，45 岁的
邱永龙回到湖南，加入千金。

创业初期，邱永龙向公司提出三
点诉求，一是要有足额的启动资金，
二是要有自己组建的管理团队，三是
要有足够的自主经营权。在当时的千
金管理体制下，他的诉求显得另类又

突兀 。关键时刻 ，江端预挺身而出 ：
“没问题，公司支持你。”

此时公司还处在启动初期，摆在
邱永龙面前的只有“三个一”，即一间
办公室，一张营业执照，一千万启动
资金。如何破局？

邱永龙深知，此时自己的头脑必
须要更清醒，对公司要有足够理性和
全面的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但在产
品定位及定价等问题上，公司内部产
生了极大争论。终于，“千金经营法式”
在千金卫生用品公司全面实施。不论
是产品定位还是规模导向、市场定位，
全部得到明确，并迅速开始执行。

为了挺进沃尔玛等大型商超，邱
永龙带着产品 9 次赶赴深圳约见关键
人。从不受待见到短暂接触，从无情
拒绝到试用接纳，他用诚心、诚意和
过硬的产品质量打动了对方，最终以
高端产品身份顺利进入商超并迅速
站稳脚跟。

很快，其他大型卖场也随之抛来
橄榄枝，网络布局随之铺开，良好局
面顺势而来。公司终于步入健康良性
发展的喜人局面。

目前，公司产品包括经期护理、
孕产护理、婴幼护理、日常护理、家居
清洁、美妆清洁等六大系列，共 100 多
个品种。营销网络覆盖 25 个省市，拥
有商超、医院母婴及 OTC 等多个销
售渠道，与 6 家国际知名超市连锁、20
余家国内大型超市连锁、300 余家药
店连锁、600 多家二甲以上医院建立
营销合作。2020 年，公司销售规模近 3
亿元，利税超 4000 万元。

父亲的酒壶
王建强

在很多个中午，父亲总爱把劳累了大半
天的身体半躺半坐地放在门前那张吱嘎作响
的竹椅上，然后偶尔端起旁边小桌子上的半
碗酒，猛咂巴一口。任凭酒滴从嘴角间溢出，
顺着脖子上有些苍老的青筋，像晶莹珍珠般
慢慢地滚下来。父亲仍旧微闭着双眼，似睡非
睡地，直等到母亲把饭菜端上桌子才起身。

父亲的酒，是从墙角里那个紫砂酒壶里
倒出来的。紫砂酒壶可有些年月了，据说是我
家祖上传下来的，少说也有三五代人了。绕着
酒壶有一对“二龙戏珠”的图案，蓝花花的，很
精致。酒壶不大，一斤酒便能装得满满的。家
里人都知道，酒壶和酒一样，都是父亲的命根
子。可是，自从我上中学以后，就很少见父亲
的紫砂酒壶满过，尽管那时的白酒只要两块
钱便能打上一斤。

父亲的紫砂酒壶被灌满，准是要请对门
的刘叔来喝酒了。

父亲和刘叔是老伙计，在村口的那所学
校，他俩的屁股蛋子都被刘叔的父亲“刘老
师”用戒尺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过。刘叔在村
子里是出了名的媒人，经他牵线的男男女女，
十有八九都成了。

那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在为大哥的婚事
着急。大哥眼看就要四十出头了，女孩看了好
几个，就是没人愿意嫁给他。父亲总是跟刘叔
说：“老弟，那小子的那点事儿，你就再跑几趟
吧。”刘叔抹了抹胡子上的酒滴，说了句：“女
孩倒是还有一个，李三家的，身体扎实，人也
还勤快，就是脸上有些麻子，不知道大毛他看
得上不？”大哥在一旁笑了笑，赶紧把酒给刘
叔满上。第二天，刘叔便给父亲传来了女孩家
的消息，李家是个干脆人，说只要“两铺两帐”
的彩礼就愿意去镇上把手续办了。一家人便
为大哥的彩礼忙活起来。就在这时，我的录取
通知书到了。两件好事儿，却让一家人发起愁
来——都得用钱。

一天中午，父亲和往常一样坐在竹椅上。
母亲却发现那紫砂酒壶灌得满满的，心里便
火起来。“四处都等着花钱，你就知道往嘴里
灌黄汤，家里的事情还办不办？”家里积累了
几天的火药就这样被点着了，父亲冲进屋和
母亲大骂起来，骂声把整个屋子搅得烦躁极
了。我走过去，提起那把紫砂酒壶，直往自己
嘴里咕咚咕咚地灌酒。进了喉咙才发现不对
味，原来，紫砂酒壶里装的全是水。我愣了，呆
呆地站在屋檐下，感觉紫砂酒壶里的水无比
冰凉。

父亲的紫砂酒壶，再一次被酒灌得满满
的，是在我第一次领到工资的时候。那天中
午，我提着那把紫砂酒壶，来到村口商店打了
一斤白酒。父亲抱着紫砂酒壶，像个孩子一样
笑着对家里人说：“满了，又满了。”那一刻，望
着父亲满足的样子，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老家院子里的草一年年地绿，又一年年
地黄。那把竹椅靠背已经被父亲的汗水浸成
了黄褐色，坐上去，叽嘎响得厉害。父亲仍然
喜欢坐在上面，半眯着眼，偶尔端起酒碗使劲
地咂巴一口。在干完了小半碗之后，他会接着
去墙角里拿出紫砂酒壶倒上。只是每一次提
起那把紫砂酒壶，他都要轻轻地摇一摇，再斜
着眼往壶里瞧瞧，然后微微地笑一笑。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父亲真的是饮酒呢，
还是在品味另一种人生？

1991 年 9 月 21 日，周里京从北京坐火车风尘仆仆
赶到株洲，参加电视剧《相思山之谜》(播出时改名为

《相思山的枪声》)的拍摄，我和他相处了一段日子。
那天晚上周里京下榻庆云宾馆。见面时，剧组的

同志介绍完后，周里京对我开玩笑道：“原来是无冕之
王驾到。”寒暄过后，我请周里京谈谈自己的成长过程
和艺术道路，他回答得干脆利索：“从学校出来到甘肃
省话剧团当演员，1978 年考进北京电影学院，1982 年
毕业留校，至今已拍了 15部电影、10部电视剧。”

我问他对影视艺术有什么见解和看法，他说：“谈
不上有什么好的见解和看法，只是觉得要多演、多拍
一些好影片、好电视剧。对于是演主角还是演配角，我
无所谓。”周里京说的是实在话，要不然，他不会放弃
一部电视连续剧的男主角，赶到株洲来饰演一个陪衬
女主角的角色。

第二天下午，我们又在株洲洗煤厂招待所举行的
开机仪式上相遇。周里京见到我，主动与我打招呼。趁
着会议尚未开始，我约他到楼下拍张照，没想到他果
真下来了。拍完照，我问他对拍《相思山之谜》是否有
信心，他说：“这个剧的内容是积极向上的，情节也比
较细，能否拍好，现在还不能肯定，但我有信心。如果
没有信心，我就不会来了。”周里京还小声告诉我：“刚
才我是借口‘方便’下来的，领导们都来了，现在我该
上楼去了。”

在拍摄现场见到的周里京，却是另一个模样：上
身穿着米黄色粗布衬衣，下身套着大裤脚粗布黑裤，
头裹围巾，脚穿布鞋，俨然一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农
民形象。也许是真正进入了角色的缘故，他平时那些
富有幽默感的动作和帅气的笑容不见了。我问他在这
偏僻的山区拍戏累不累，他说当年在山西拍《新星》时
更苦，“3个多月都挺过来了，这算不了什么。”

周里京不光是口里说说，拍片时他也确实能吃
苦。记得有天下午，在炎帝陵附近的河滩拍摄外景时，
有只船被水冲到了深水河湾。周里京看到后，立即和
另一位男演员跳进水里，用绳子将船逆水拖了回来。
我看见他将裤子的水拧掉后，又投入到拍摄中。剧组
的同志再三劝他，他才把那条湿了的长裤换了。难怪
有人说，周里京拍起戏来像“拼命三郎”，我算是当面
见识了。趁着拍戏的空隙，我与周里京坐在河滩上闲
聊，拍下了这张合影。

离开株洲的前一天下午，周里京特意来我办公室
小坐了一会儿。临走时，他把一只带盖的玻璃瓶茶杯
放在我办公室的茶几上忘记带走。第二天上午为他送
行时，我给他捎了去。“这东西虽然丑点，但有盖子，茶
水不会流出来，带到外面拍个戏什么的，挺方便。”他
说。我建议他买个更高级更漂亮的保温杯，但他只是
把瓶子中间缠绕着的、颜色有些发黑的胶布撕了下
来，洗了洗，又小心翼翼地将那只玻璃瓶茶杯装进旅
行袋，又带到海口拍戏去了。想不到大明星也这么舍
不得。

真情

堤升街的
“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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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

邱永龙（中）

老照片

和周里京
相处的日子

贺为民

作 者 (左)与
周里京在炎陵拍
摄现场的合影

堤升街南段的夜市。
株 洲 日 报·掌 上 株 洲

记者/刘震 摄

如今的堤升街，只剩南段（华丽服装批发大市场前）
的一小片。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震 摄

今 日 芦 淞
商圈一角。株洲
日报·掌上株洲
记者/刘震 摄

凌晨的堤
升街附近。

株 洲 日
报·掌 上 株 洲
记者/刘震 摄


